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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方式及預期效果
　　本展運用花器與書畫並陳的展出方式，邀

請觀眾欣賞十六至二十世紀花藝陳設的美學，

認識古人花藝擇器、吉祥寓意之典雅品味；並

法古創新，呼應當代花藝的生活美學。透過臺

灣花器的介紹及花藝實境的展出，訴說花器及

花藝在臺灣發展的歷史源流，喚起觀眾回憶阿

嬤時代的臺灣花藝美學，讓臺灣花藝再度回到

我們的尋常生活中。當然，我們也結合新媒體

多點觸控螢幕與沉浸式投影效果，營造充滿禪

意的超現實「月影梅」花園，期待觀眾和我們

一同進入花器的奇幻世界，體驗花藝與科技融

合的絕妙意境。

展覽內容
　　展覽分為五單元，「古物：素雅的古典」、

「新物：煥彩的時尚」、「吉物：富貴的載體」、

「舊物：阿嬤的日常」及新媒體「月影梅」。

古物：素雅的古典

　　中國在十六至十九世紀之間，蒔花賞器之

風盛行，花藝名家輩出；此時的愛花人喜用古

物為花器，帶有對先人的追憶。其中的花藝家

尤以高濂（1573-1620）《遵生八牋》一書最具

影響力。（圖 1）此書在萬曆十九年（1591）初

刊，為養生學的專著。其中〈起居安樂牋・高
子盆景說〉一章，高濂對植栽類別多有品評，

也提供栽種須知、造景美學，且對盆景器皿的

選擇提出個人的看法；又，〈燕閑清賞牋・瓶
花三說〉一章，除品評花卉品級高下外，主要

是論述插花方法、折枝花卉保養及選擇花器等

要點。其中〈瓶花三說〉一節對晚明張謙德

（1577-1643）《瓶花譜》（成書於萬曆二十三

年〔1595〕）、袁宏道（1568-1610）《瓶史》（成

書於萬曆二十八年〔1600〕）這兩本花藝專書

帶來至深的影響。兩書對於插花或擇瓶的觀點，

皆引述高濂的論點。對高濂而言，「物」的使

用是為了增廣見聞，插花、養盆景及花器欣賞

都是涵養性情的媒介，也是養生方式，高濂認

為擬古、復古花器的使用是花藝的最高品味。1

　　舉凡夏、商、周三代（前 1600-前 771）的

銅器、玉器、宋代（960-1279）瓷器等仿古花器

皆具足古樸氣質，增添安樂閑適之感。而這些

古器皿在過去的歲月中可能早已作為花器使用；

又或者原為生活用器、禮祭器，經巧匠配置內

膽、訂製木座、加固底盤後成為花器。其中原

為禮器的玉琮、銅尊、銅觚、犧尊（圖 2、3）

或作為盛裝器的古銅罍、銅壺都為當時士人所

喜愛。

　　明清兩朝（1368-1912）皇室也使用古器

皿插花，其中頻繁出現的是自宋代以來已作為

花器的琮瓶。2清乾隆皇帝（1711-1799，1736-

1795在位）為古玉琮訂製金屬內膽（圖4）插花，

更在賞花賞器的同時，為瓶花寫下詩文，再令

內務府造辦處工匠將詩文鐫刻在玉琮上。其中

「棐几陪清供，興懷靜賞餘」（見圖 4）的內容

表達了他對此花瓶的賞玩興味，是他藉以培養

蒔花弄草是人類自古以來盛行不輟的生活藝術，人們利用各種不同材質製作花器作為滋養花卉的

載體，來增添生活的雅緻與趣味。隨著歲月流逝，鮮美的花卉不復存在，惟留下器皿令人回味。

歸結人們擇器插花、種花及陳設花器於廳堂的心意，除了享受蒔花與賞器的樂趣，也作為理想生

活的心靈觀照。因此，這次以「花事‧閑情」為題，藉由本展呼喚人與花的亙古情緣。

花事‧閑情
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
■ 陳玉秀、林容伊、林致諺、高于鈞

圖1　 明　高濂　《雅尚齋遵生八牋・起居安樂牋・高子盆景說》　明萬曆十九
年原刊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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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展介紹

花事・閑情─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

寧靜性情的媒介。

　　古器皿中，宋代的定窯、汝窯也都是花器

的首選。就宋代〈汝窯水仙盆〉（圖 5）觀察，

「水仙盆」一詞出現在晚清時期，泛指平底、

矮器身、矮足、器底無滲水孔的花盆。除養水

仙，也種植各類盆景花卉。3類似本展展出的宋

代汝窯水仙盆，最晚在明代（1368-1644）已用

來盛花。在院藏明〈粵繡博古圖（七）〉軸（圖

6）中可見水仙盆養黃花一朵，簡單素雅。而這

類剪去花莖，只養花頭的插花樣式，為唐（618-

907）、宋以來佛前供花的一種花型。

　　除了年代古老的器皿，仿古形器（圖 7、8）

也是當時士人的喜愛。例如將瓷器作古銅尊的

形制，刻意施類似古銅器色彩的黑釉並加銅銹

斑便是一例。

新物：煥彩的時尚

　　當懷古風發展至極致時，人們就會開始追

求新穎。因此，各式奇趣造型、色彩及紋飾的

花器成為花藝無法抑制的潮流。當然，養花以

涵養性情的美意不變，此時，「古」花器雖為圖4　 商至西周　金沙十二橋文化玉琮（附金屬膽及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北宋　汝窯　青瓷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明　粵繡博古圖（七）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3　明　粵繡博古圖（七）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2　戰國中期　銅犧尊（附金屬內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清（18世紀）　景德鎮窯　仿古銅釉雙耳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明至清　重環紋銅方尊（附金屬內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6　故宮文物月刊·第428期 2018年11月　17

特展介紹

花事・閑情─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

寧靜性情的媒介。

　　古器皿中，宋代的定窯、汝窯也都是花器

的首選。就宋代〈汝窯水仙盆〉（圖 5）觀察，

「水仙盆」一詞出現在晚清時期，泛指平底、

矮器身、矮足、器底無滲水孔的花盆。除養水

仙，也種植各類盆景花卉。3類似本展展出的宋

代汝窯水仙盆，最晚在明代（1368-1644）已用

來盛花。在院藏明〈粵繡博古圖（七）〉軸（圖

6）中可見水仙盆養黃花一朵，簡單素雅。而這

類剪去花莖，只養花頭的插花樣式，為唐（618-

907）、宋以來佛前供花的一種花型。

　　除了年代古老的器皿，仿古形器（圖 7、8）

也是當時士人的喜愛。例如將瓷器作古銅尊的

形制，刻意施類似古銅器色彩的黑釉並加銅銹

斑便是一例。

新物：煥彩的時尚

　　當懷古風發展至極致時，人們就會開始追

求新穎。因此，各式奇趣造型、色彩及紋飾的

花器成為花藝無法抑制的潮流。當然，養花以

涵養性情的美意不變，此時，「古」花器雖為圖4　 商至西周　金沙十二橋文化玉琮（附金屬膽及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5　 北宋　汝窯　青瓷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6　 明　粵繡博古圖（七）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3　明　粵繡博古圖（七）　軸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圖2　戰國中期　銅犧尊（附金屬內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7　 清（18世紀）　景德鎮窯　仿古銅釉雙耳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8　明至清　重環紋銅方尊（附金屬內膽）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18　故宮文物月刊·第428期 2018年11月　19

特展介紹

花事・閑情─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

花藝首選，但已非必要。養花用器，只要「須

用合宜，使器得雅稱」4即可。清花村看行侍者

（生卒不詳）《花村談往・鐙廟二市》記錄：「廟
市乃為天下人備器用、御繁華而設也。⋯⋯新到

之物必買，適用之物必買，奇異之物必買。」5 

當時除了「新奇」的工藝創作，在書畫作品上

也同樣爭奇鬥豔。6花藝家善於使用新奇的花器

搭配色彩繽紛、風情萬種的花卉，營造出時尚的

生活氛圍。（圖 9∼ 11）而欣賞新奇有創意的

花器，不僅展現人們獨特的品味、滿足不斷求

進的好奇心，更可使生活變得更為活潑有趣。7 

這些時尚新品包括新創的花器型製及紋樣、在

傳統樣式上施當時流行的釉彩（圖 12）或汲取

外國花器形制概念的新創品等。而時新工藝花

器的新製，無論是優雅時尚或奢華品味，均呈

現士人創作的另種思維。

　　在此思維下，舉凡當時色彩絢麗，以「蚯

蚓走泥」紋著稱的河南禹州鈞窯花盆及各種色

釉、材質的花盆；受到荷蘭插花花器的刺激，

而設計製作的多管瓶；8或受到伊斯蘭文化影響

圖10　 清　雍正13年（1735）　陳書　歲朝吉祥如意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9　 清　乾隆　景德鎮窯　青瓷雲龍紋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清　乾隆　景德鎮窯　天青地粉彩團花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清（17世紀）　景德鎮窯　青花鳳尾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清（18世紀）　景德鎮窯　白釉雕花玲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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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　 清　乾隆　景德鎮窯　青瓷雲龍紋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1　 清　乾隆　景德鎮窯　天青地粉彩團花水仙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2　清（17世紀）　景德鎮窯　青花鳳尾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3　 清（18世紀）　景德鎮窯　白釉雕花玲瓏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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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玲瓏瓷花器（圖 13）都是當時花器的選項。

吉物：富貴的載體

　　追求富貴吉祥是人們共同的心願，尤在節

慶期間，總要盡可能地營造華麗、富貴、吉祥

又氣派的廳堂氛圍。此時，帶有吉祥寓意的花

器便成為首選，再配以花卉吉言佳語的隱喻，

如祈求「多子多孫」、「百福百壽」等心願，

更能增添節慶的喜氣與貴氣。入清（1636-1912）

之後，花卉更直接被賦予富貴吉祥之寓意，人

們也樂於選擇相應的花器，藉以鋪陳一個美滿

稱心的空間。以清雍正時期（1722-1735）的文

獻觀察，物品蘊含吉祥寓意，且定名也為吉語

的「吉言活計」製作盛行，其原因多與中國歷

代帝王從未間斷地施行祥瑞治術有關。9花卉是

皇室空間佈置的重要元素，除了擔負令人賞心

悅目的功能外，呈現吉祥寓意或視覺觀感更是

重要任務。耙梳清雍正時期《內務府造辦處各

作成做活計清檔》的紀錄，關於花事的吉言活

計屢見不鮮。例如，雍正二年（1724）十一月

二十八日傳旨做「歲歲久平安瓶一個⋯⋯瓶子

圖15　 清　乾隆　景德鎮窯　粉彩福祿壽葫蘆瓶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4　 清　乾隆　景德鎮窯　爐鈞釉靈芝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6　明　（16-17世紀）　玉鰲魚花插（附木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內穀穗九苗俱要麥穗、穀穗或赤金或鍍金穀葉

燒法〔琺〕瑯」；雍正三年（1725）五月十二

日做「通〔蓪〕草福壽萬年綠腰圓磁盆景一件、

芝蘭祝壽藍磁六角盆景一件」；雍正三年十月

三十日做「芝仙祝壽盆景一件，內買宣石盆福

壽榮貴瓶花一件，買宋磁瓶日月平安報好音瓶

花一件」。10因此吉言瓶花、盆景的盛行，以

像生造型如石榴、靈芝（圖 14）、葫蘆（圖

15）、鰲魚（圖 16）等祥意花器或祥意紋飾花

器（圖 17∼ 19），以及常年不凋謝，以貴金屬

及寶石製作的瓶花與盆景，自然廣受時人青睞。

　　院藏像生造型的祥意花器以清〈翠玉白菜

盆景〉（圖 20）為人熟知。翠玉白菜原「種」

在海棠式掐絲琺瑯的花盆裡，清宮也為其配置

紙板包紫紅錦布的座子。由此可知，白菜在清

代已經可以從盆中取下，並陳列在錦座上。（圖

21）這似乎意謂著，翠玉白菜「種」在琺瑯盆中

的樣貌，不但不是清皇室對其唯一的詮釋，更

可能是另一種不同的欣賞角度。過去學者推測

這件盆景為清光緒皇帝（1871-1908，1875-1908

在位）瑾妃（1873-1924）的嫁妝，隱喻女子清

清白白出嫁，子孫眾多。此一美好的說法也廣

為接受。然而，二○○二年昆蟲學家楊正澤受

本院邀請對翠玉白菜上的大小兩隻草蟲上手目

驗，並認為兩隻草蟲分別為螽蟴與蝗蟲。其中

大草蟲螽蟴的身軀下壓、翅膀上舉，是一隻正

在奮力嘶鳴的雄性螽蟴，因自然界的螽蟴僅雄性

會鳴叫。小草蟲則為植被上常見的蝗蟲。據此，

楊氏建議重新檢視此件盆景寓意的正確性。11 

施靜菲透過清乾隆四十年（1775）皇帝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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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　 清（18世紀）　緙絲春蔬圖掛屏（二）　 
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19　 清（19世紀）　景德鎮窯　粉彩黃地福壽花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圖20　 清（18-19世紀）　翠玉白菜盆景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闐玉鏤霜菘花插〉御製詩：「菜葉離披菜根卷，

心其中空口其侈。插花雅合是菜花⋯⋯民無此

色庶云佳，藝諫或斯默喻我」12，認為包心葉菜

造型的花插，令人「聯想到以杜甫詩中園吏不

識嘉蔬之隱喻為藝諫的傳統，而有所警惕。」13 

吳誦芬整合繪畫中白菜畫作及詩題，提出「將

圖17　 清　光緒　景德鎮窯　粉彩園圃圖盆　「大雅齋」款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價廉物美的白菜描寫成高士淡薄自甘，不惑於

富貴，不汲汲於名利的清心養性良伴。還提醒

出仕為官者不忘其本，務使百姓安居樂業，富

足安康，兼善天下經世濟民的使命。」14本展展

出的〈翠玉白菜花插〉（圖 22）呈三角造型，

菜心掏空以便插花。看官們在觀看之餘，除了

想到嗆白菜、酸菜白肉，或許也能體會農民的

辛勞，燃起盤中飧，粒粒皆辛苦的珍惜之心。

舊物：阿嬤的日常

　　欣賞了明清時代的花器風情，不禁令人自

問：我們所居住的臺灣，過往所使用的花器是

何樣貌？

　　臺灣使用花器插花、種花的習慣應是隨著

漢人移民傳入。清代臺灣花器的實際風貌，並

不十分明朗，從少數清末老照片和一些傳世器

物推測，可能多為來自福建、廣東的陶瓷器，

主要用於祭祀供花及觀賞盆景。殆至日治時期

（1895-1945），東瀛花器樣式與花藝概念伴隨

日本花道傳入，同時日漸發展的玻璃、陶瓷、

竹器等本土工藝也被運用於花器製作。國民政

府遷臺（1949）後，臺灣花藝融合華夏及日本

兩種傳統，轉化出另一番新氣象，花器更呈現

獨樹一幟的「臺味」。

　　清代的臺灣所使用的各式花器，應多從閩、

粵地區進口，尤以石灣窯（今中國廣東省佛山

市）製品最為常見。15石灣窯自唐代開始燒造陶

瓷，但是到了明清才廣為盛行，特別以精細生動

的陶塑及善仿鈞窯器著稱。由陶工巧手捏製出

的神仙、羅漢、仕女等人物，鴨、雀、魚、蟹

等動物，以及各色花果，除了獨自作為陶塑作

品以外，這些立體捏塑也用作日常用器的貼花

裝飾。本展展出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的清

末民初石灣窯陶塑壁瓶（圖 23），造型活潑可

愛之餘，也呈現石灣窯多元繽紛的釉彩。而從
圖21　 清　翠玉白菜盆景錦座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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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推測，可能多為來自福建、廣東的陶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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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但是到了明清才廣為盛行，特別以精細生動

的陶塑及善仿鈞窯器著稱。由陶工巧手捏製出

的神仙、羅漢、仕女等人物，鴨、雀、魚、蟹

等動物，以及各色花果，除了獨自作為陶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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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女學校花道課程的照片（圖 27），可以看到

學生們正在練習用橢圓形水盤插花。本展展出

一件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的日本〈白瓷水

盤〉（圖 28），雖然器形不完全相同，但可藉

此認識日式陶瓷水盤的樣貌。從該作品的器形、

胎、釉與圓形支燒痕等特徵來看，推測可能為

圖23　 清末民初　石灣窯　三彩壁瓶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圖24　 清末民初　廣東振興工廠造　藍釉白泥堆花花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教育展示品

圖26　 20世紀　日本瀨戶窯　青瓷彩繪花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教育展示品圖25　 日治時期　大正十一年北門公學校長前川五十
吉二人合照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典藏的類似品項可知，

這類竹簍、鼠、花果、雀鳥等的器形與貼花裝

飾，可能有幾種固定的母題與類型，透過置換

組合方式營造出更多元的視覺變化。即使到了

日治時期，廣東燒製的花器仍持續進口；本展

展出一件〈藍釉白泥堆花花盆〉（圖 24），據

傳為臺灣本地使用的老花器，由題款與胎釉推

測為民國初年廣東振興工廠燒造，其與廣東「裕

華真記公司」（1915-1925）活躍於同時期，作

品大量出口至東南亞各地。16

　　相較於清領時期（1683-1895），日治時期

的臺灣留下許多相片紀錄，尤其是拍攝肖像時，

往往會在背景擺上一瓶花卉或一叢盆景，由此

得以窺見當時花器的使用樣貌。例如國立臺灣

歷史博物館典藏的〈大正十一年北門公學校長

前川五十吉二人合照〉。（圖 25）北門公學校

為今臺南市北門區北門國民小學，照片裡兩人中

間後方的桌几上所擺放的花盆，與本展展出的

瀨戶窯〈青瓷彩繪花盆〉（圖 26）雷同，連口

沿上也彩繪了近似的花草飾帶。17瀨戶窯位於日

本愛知縣瀨戶市及周邊地區，自平安時代（794-

1185）即開始燒造施釉陶瓷，為日本六大古窯之

一，其生產的近代盆器出現在不少日治老照片

裡，也留有一些傳世品。

　　日治時期的臺灣，隨著日本文化與生活習

慣的傳入，引進了花藝與相應的器物。例如當

時女學校課程包含花道與茶道，至今仍留下不

少學生修習花道的照片與記錄。從私立淡水高

圖22　 清（18-19世紀）　翠玉白菜花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淡路燒」（日本兵庫縣淡路島）的製品。除

了學校課程，民間花藝家也致力於花道的推廣；

如本展展出的銅花器（圖 29），便為戰後日本

池坊花道在臺發展的第一代花藝家所使用的花

器。池坊花道為日本花道最重要、歷史最悠久

之流派，由佛前供花發展而來，於十五世紀中



24　故宮文物月刊·第428期 2018年11月　25

特展介紹

花事・閑情─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

等女學校花道課程的照片（圖 27），可以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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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展展出的銅花器（圖 29），便為戰後日本

池坊花道在臺發展的第一代花藝家所使用的花

器。池坊花道為日本花道最重要、歷史最悠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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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0　 20世紀　日本　玻璃花瓶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圖31　 約1982　臺灣金同成窯　大千題字陶花盆　張大千先生紀念館藏

期成立，十分重視插花的法度。藉由日治時期

及戰後在臺灣的傳佈，池坊花道的精神、規範

與使用的花器類型對臺灣花藝的發展影響深遠。

日治時期的臺灣也運用日本工藝品於傳統祭祀

插花，譬如本展展出的一件〈玻璃花瓶〉（圖

30），其在臺灣多成對使用，往往擺設於供桌

上，插花禮敬神佛祖先。18這類造型的玻璃花瓶

流行於日本大正時代（1912-1926），不僅止於

日本國內使用，也外銷至東南亞與中國等地，

稍後亦出現中國仿製品。19

　　關於戰後臺灣的花器，本展特別展出院藏

著名書畫家及盆景愛好者張大千（1899-1983）

所使用的花器，藉此管窺一九七○至八○年代

的花器與雅致生活的樣貌。展出的〈大千題字

陶花盆〉（圖 31），陶盆背面押印「大風堂」

印一枚，外底押印「金同成」印一枚。「大風堂」

是大千與其兄張善子（1882-1940）共用的畫室

堂號，而大千日常使用、陳設或餽贈用的陶瓷

往往請人特別燒製，並施以「大風堂」款印。

盆外底的印章則顯示，其是向苗栗公館鄉的金

同成窯訂製，該窯當時在燒製花盆方面頗負盛

名。據說盆裡原來種植連理毛杜鵑，盛開時燦

爛繽紛。根據正面的題款可知，大千特意以此

妍美的花樹，贈予形影不離地陪伴他後半生的

四夫人徐雯波（1931-）。另一件青瓷水盤口沿

亦押印「大風堂」印，從張大千的生活照透露，

這件青瓷水盤原來應擺設在摩耶精舍的會客廳

中，內植大小錯落的數棵水仙，旁設一甕插飾

一人高的梅枝，十分清幽雅致。

　　本展所展出的臺灣早期花器，或許也曾久

藏在您我家中櫥櫃深處；若是家中也有，不妨

取出試種一株花草或是插上一段折枝，重溫記

憶中阿嬤時代的風雅韻致。

圖27　 日治時期　私立淡水高等女學校茶道、花道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圖28　 19-20世紀　日本　白瓷水盤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圖29　 19世紀末-20世紀　日本　義正造　銅水盤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研究品



26　故宮文物月刊·第428期 2018年11月　27

特展介紹

花事・閑情─品味花器與生活特展

圖30　 20世紀　日本　玻璃花瓶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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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花，譬如本展展出的一件〈玻璃花瓶〉（圖

30），其在臺灣多成對使用，往往擺設於供桌

上，插花禮敬神佛祖先。18這類造型的玻璃花瓶

流行於日本大正時代（1912-1926），不僅止於

日本國內使用，也外銷至東南亞與中國等地，

稍後亦出現中國仿製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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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千與其兄張善子（1882-1940）共用的畫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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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請人特別燒製，並施以「大風堂」款印。

盆外底的印章則顯示，其是向苗栗公館鄉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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妍美的花樹，贈予形影不離地陪伴他後半生的

四夫人徐雯波（1931-）。另一件青瓷水盤口沿

亦押印「大風堂」印，從張大千的生活照透露，

這件青瓷水盤原來應擺設在摩耶精舍的會客廳

中，內植大小錯落的數棵水仙，旁設一甕插飾

一人高的梅枝，十分清幽雅致。

　　本展所展出的臺灣早期花器，或許也曾久

藏在您我家中櫥櫃深處；若是家中也有，不妨

取出試種一株花草或是插上一段折枝，重溫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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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帶有梅枝記號（圖 34）的文物。「月影梅」

單元，除了強調新媒體作品與真實文物之間的

虛實相應，也提醒參觀者回歸文物本身，直接

感受真實文物給予您的感動。

結語
　　展覽透過花器與古人對話，希望能讓觀眾

一探文人雅士內心幽微細膩的一方天地；同時

也希望觀眾將記憶帶回家，營造更美好的居家

環境。

陳玉秀任職於本院器物處
林容伊任職於本院南院處

林致諺、高于鈞任職於本院教育展資處 圖34　新媒體互動展件記號　教育展資處提供

月影梅

　　新媒體是溝通博物館展品與觀眾之間的重

要媒介，參觀民眾偏向使用具創意且能連結其

個人的新媒體設計。20本展「月影梅」單元以月

光下的梅林及水中月為場景，故名之。在設計

上，期盼以沉浸式聲光及互動式參與的科技效

果來吸引參與者；創造人與文物之間的個人化

連結，期許能觸動使用者對文物學習的好奇心。

（圖 32）

　　「月影梅」是一個由參與者主導的沉浸式

投影空間，使用中央控臺者能夠控制全場域的

變化。（圖 33）程式化的展件以暗示性的介面

引導參與者使用，當控臺中的池水被撥動時，

展件器形辨識程式便會根據使用者撥動的水紋

路徑，自動演算並配對生成相應的文物器形。

程式中建構了九件陳列室展出的文物立體模型，

隨著參與者在控臺上畫出的器形，控臺上也會

圖32　 沉浸式空間，單面牆投影示意圖。　教育展資處提供

圖33　 沉浸式投影空間，四面投影與中央控臺示意圖。　教育展資處提供

浮現與文物相關的四字句籤條，如「涵養寧

靜」、「清倩可愛」等，此既是指涉文物也是

形容參與者；亦即利用個人撥動水面的獨特路

徑，使其與配對出的文物產生親近感，增加主

動接觸的動機。此時，牆面四周將出現以該文

物寓意或特色發想而成的劇本，以商周時期〈金

沙十二橋文化玉琮〉（見圖 4）為例，擷取玉琮

「天圓地方」的概念，投影空間中將隨機出現

數個方框及圓框，暗示著文物的造形特徵及獨

特的寓意。藉著將文物概念視覺化的轉譯過程，

觀眾得以從另一個角度想像文物。新媒體的設

計會提供參與者基本的文物特徵，令人能聯想

在陳列室中所觀賞過的展品。當然，如果您對

文物沒有印象，也可循著新媒體提供的文物線

索，重回陳列室尋找相對應的展件。至於在陳

列室中如何尋獲新媒體中的這九件展品？參與

者只要仔細探索陳列室中的文物品名卡，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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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來吸引參與者；創造人與文物之間的個人化

連結，期許能觸動使用者對文物學習的好奇心。

（圖 32）

　　「月影梅」是一個由參與者主導的沉浸式

投影空間，使用中央控臺者能夠控制全場域的

變化。（圖 33）程式化的展件以暗示性的介面

引導參與者使用，當控臺中的池水被撥動時，

展件器形辨識程式便會根據使用者撥動的水紋

路徑，自動演算並配對生成相應的文物器形。

程式中建構了九件陳列室展出的文物立體模型，

隨著參與者在控臺上畫出的器形，控臺上也會

圖32　 沉浸式空間，單面牆投影示意圖。　教育展資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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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現與文物相關的四字句籤條，如「涵養寧

靜」、「清倩可愛」等，此既是指涉文物也是

形容參與者；亦即利用個人撥動水面的獨特路

徑，使其與配對出的文物產生親近感，增加主

動接觸的動機。此時，牆面四周將出現以該文

物寓意或特色發想而成的劇本，以商周時期〈金

沙十二橋文化玉琮〉（見圖 4）為例，擷取玉琮

「天圓地方」的概念，投影空間中將隨機出現

數個方框及圓框，暗示著文物的造形特徵及獨

特的寓意。藉著將文物概念視覺化的轉譯過程，

觀眾得以從另一個角度想像文物。新媒體的設

計會提供參與者基本的文物特徵，令人能聯想

在陳列室中所觀賞過的展品。當然，如果您對

文物沒有印象，也可循著新媒體提供的文物線

索，重回陳列室尋找相對應的展件。至於在陳

列室中如何尋獲新媒體中的這九件展品？參與

者只要仔細探索陳列室中的文物品名卡，不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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